
巴利语文献概述 
 

郭良鋆 
 

一  巴利语 
 

佛教起源于印度。按照教义，可以分成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按照流布方向，

可以分成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区域包括中亚、中国（汉传和藏传）、

蒙古、越南、朝鲜和日本，以大乘佛教为主。南传佛教区域包括斯里兰卡、缅甸、

泰国、柬埔寨和老挝，以小乘佛教为主。 

 

巴利语 (Pāli) 是南传佛教经典使用的语言，但巴利语这个名称是近代用语。

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普遍用巴利语指称南传上座部使用的语言。在南传上

座部三藏经典中，并没有这个名称。南传三藏的注疏文献中，才开始出现以“巴

利”(Pāli) 一词指称三藏经典的用法。例如，觉音（Buddhaghosa，五世纪中叶）

的《清净道论》中有一处这样写道：“这种性行的辨知法，都不是圣典或义疏所

叙述，仅依阿阇梨的意见而说，所以不当绝对的坚信。”①这里，“圣典”一词的

原文为 Pāli，“义疏”一词的原文为 aṭṭhakathā。也就是说，三藏注疏中使用的“巴

利”一词并非指巴利语，而是指三藏经典或原典，以示与经典的注疏（“义疏”）

相区别。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这样定名的“巴利语”究竟是什么语言呢？ 

 

在律藏《小品》(Culavagga,V.33.1)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兄弟两个比

丘请求佛陀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

都未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

语”。而佛陀呵责他们说：“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

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佛陀

于是告诫他们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Chandaso) 表达佛语 (budbhavacanam)！

违者得突吉罗。”佛陀最后说：“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 (sakāya 

niruttiyā)来学习佛所说的话。”② 

  

觉音在为律藏作的注疏《普喜》(Samantapāsādikā) 中，将 Chandaso（阐陀）

解释为“像吠陀那样的雅语诵读”(Vedaṃ viyasakkatabhāya vācanāmaggam)，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叶均译：《清净道论》，第 98 页，中国佛教协会。 

② 参阅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第 7、1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1 -



就是“梵文”的意思。同时，他对 sakāya niruttiyā（用自己的语言）所作的注释

是：“这里，自己的语言是指佛陀所说的摩揭陀语”(ettha sakā nirutti nāma 

sammāsanbuddhena vuttappakaro māghadhikavohāro)。觉音在《清净道论》中还将

摩揭陀语称作“一切有情的根本语” ( Māgadhikāya sabbasattānaṃ mūlabhāsdya) 。 

 

因此，按照觉音的说法，南传三藏经典（即 Pāli）使用的是佛陀本人所说的

摩揭陀语 (Māgadhi)。而且，他认为比丘们也必须用摩揭陀语学习佛典，所以，

他将“自己的语言”注释为“佛陀所说的摩揭陀语”。实际上，我们依据句义，

理解为“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更贴切。在汉译佛经的相应处，有译为“听随

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四分律》卷五十二），也有译为“听随国俗言音诵

读”《五分律》卷二十六）。也就是说，佛陀反对使用梵文，而允许比丘们使用各

自的方言俗语学习佛教教义。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佛教在初兴起的时候，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当

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一种革命。它坚决反对使用婆罗门教

的语言梵文，是非常自然的。”①当时，婆罗门教已经积累了大量用梵文撰写的

经典。佛陀主张使用方言俗语，有利于佛教经典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

而与婆罗门教经典划清界线；同时也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民众接受佛教。因为梵文

是印度古代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各地的群众普遍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 

 

佛陀一生传教的地区大多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因而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是

摩揭陀语。但他不可能像觉音所说的那样，只准比丘们用摩揭陀语学习佛典，比

丘们应该是获准用各自的方言俗语学习佛典的。在《中尼迦耶》第 139《无诤分

别经》中，佛陀以“钵”字为例，说明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方言俗语中有不同的名

称，完全没有必要强调自己方言的用语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的用语是不正确的。

据此，佛陀教导比丘们不要执著自己的方言俗语 (janapadanirutti)②  

 

按照律藏《小品》以及斯里兰卡古代佛教史籍《岛史》和《大史》的记载，在佛

陀逝世后，曾举行过三次佛经结集 (Sangiti)。第一次结集是在佛陀逝世后不久，

在王舍城举行的。这次结集由迦叶主持，优波离吟诵戒律，形成律藏；阿难吟诵

佛法，形成经藏。第二次结集是在佛陀逝世后一百年，在毗舍离城举行的。这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第 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与《中尼迦耶》第 139《无净分别经》相应的汉译《中阿含经》第 169《拘楼瘦无诤经》中，将“方言俗语”(janapadanirutti) 

译作“随国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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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集的起因是在戒律上出现分歧。跋耆族比丘提出突破正统戒律的“十事” (dasa 

vatthuni)，而以梨波多 (Revata) 为首的上座比丘坚决反对。这次结集审定律藏和

经藏，宣布“十事”非法。佛教由此发生分裂，反对“十事”的一派为“上座部”，

赞成“十事”的一派为“大众部”。第三次结集是在佛陀逝世后二百年，在华氏

城举行的。这次结集得到阿育王赞助，由上座比丘目犍连子帝沙 (Moggaliputta 

Tissa) 主持，编定了律藏、经藏和论藏。至此，佛教上座部三藏才真正定型。这

次结集还决定向国外派遣传教士。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 (Mahinda) 率领传教使

团前往斯里兰卡，带去的便是这部上座部三藏。 

 

印度古代通行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迄今发现最早的书面文字是阿育王铭

文。在阿育王时期举行的第三次佛经结集，是否出现写本，不得而知，估计多半

还是口耳相传的结集方式。这次结集使用的语言应当还是摩揭陀语。但时间已过

去二百多年，不可能完全是佛陀在世时使用的摩揭陀语。因此，德国学者吕德斯 

(H.Lüers) 将这次结集的上座部三藏（或称“原始佛典”）使用的语言称为“古代

半摩揭陀语。” ① 

 

 依据《大史》和其他斯里兰卡古代史料，摩哂陀到达斯里兰卡后，举行过

一次结集，由留学印度回国的僧伽罗族上座比丘阿梨多 (Arittha) 吟诵佛典。摩

哂陀还将三藏经典的注疏翻译成僧伽罗语宣讲。后来，在斯里兰卡国王无畏婆多

伽摩尼 (Vattagamani Abbaya) 在位期间（公元前 89 - 77 年），由上座比丘罗吉多 

(Rakkhita) 主持，将全部三藏连用注疏用文字记下。三藏经典依旧是摩揭陀语，

只是用僧伽罗字母拼写。三藏注疏则是早先由摩哂陀译成的僧伽罗文。这样，一

直传到觉音的时代，觉音又把这些僧伽罗语注疏还原成摩揭陀语。 

 

觉音确认上座部佛典语言是摩揭陀语。按照《大史》的记载，觉音出生在摩

揭陀国的菩提伽耶 (Bodh gayā)，精通上座部三藏经典。他在写作中，为了利用

三藏僧伽罗文注疏而去斯里兰卡。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觉音的说法应该是

具有权威性的。当然，古代摩揭陀语“原始佛典”在数百年的传承中，经过一次

又一次结集，语言形式发生变异，也是正常现象。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将

巴利语与古代摩揭陀语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在语法形式上存在差异。多数学

者便认为巴利语不是摩揭陀语，而是一种西部方言。究竟是哪种西部方言，则众

说纷纭。季羡林先生早年留学德国，研究佛典语言。长期以来，他经过反复研究 

和思考，依据巴利语具有印度古代东部方言的许多特点，最终确认“巴利文是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第 1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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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方言摩揭陀语的一种形式”。 ①  

 

在阿育王时代之后，随着佛教部派的发展，尤其是在小乘向大乘演进过程中，

佛典语言日益梵文化，最终摩揭陀语“原始佛典”在印度本土失传。而它作为南

传上座部佛典在斯里兰卡保存至今。因此，在现存各种语言的佛典中，巴利文佛

典最为古老，对于研究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也最有参考价值。 

 

二  巴利语三藏经典 
 

巴利语三藏 (Tipiṭaka) 分为律藏、经藏和论藏。“藏”(Piṭaka) 的原义是“篋”

或“筐”，既可据实理解为储存佛经贝叶写本的竹篋或竹筐，也可取其譬喻义，

理解为佛经的汇编。 

 

律藏 (Vinayapiṭaka) 是有关佛教教规和戒律的经文汇编，分为《经分别》、 

《犍度》和《附随》三部分。 

 

《经分别》(Suttavibhaṅga) 分为《大分别》和《比丘尼分别》两部分。这两

部分的核心是戒本（Pāimukkha，音译波罗提木叉②，意译解脱戒）。《大分别》 

(Mahā vibhaṅga) 讲述有关比丘的 227 条戒规；《比丘尼分别》  (Bhikkhuni 

vibhaṅga) 讲述有关比丘尼的 311 条戒规。在每月的望日和朔日（即每月的十四

或十五和二十九或三十），僧团举行“布萨”(uposatha) 集会，宣讲波罗提木叉

戒本，比丘和比丘尼反省过去半月内的行为是否合乎戒本，犯戒者必须当众忏悔

或接受处分。 

 

这些戒规按照罪过和处分的轻重分为八类：波罗夷、僧残、不定、舍堕、单

堕、波胝提舍尼、众学和灭诤。按照《经分别》中的描述，这些戒规都是佛陀亲

自制定的。在叙述每条戒规时，一般都说明佛陀是在什么情况下制定这条戒规的。

例如，在叙述第一波罗夷（淫戒）时，讲了这样一个缘起故事：吠舍离一位富商

的儿子名叫须提那，听了佛陀的说法后，皈依佛陀，跟随佛陀游行说法。后来，

他的妻子乞求他让她生个儿子，以便继承家产。他满足了妻子的愿望。事后，他

十分后悔。佛陀得知后，严厉责备他，并作出禁淫戒规，即犯淫戒者属于波罗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第 10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国内通用的“波罗提木叉”这一音译源自与巴利语 Pātimukkha 对应的梵语 Prāmokṣa 一词。本书中与梵语对应的巴

利语佛教术语的音译，一般采用以往汉译佛经通用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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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罪，必须逐出僧团。 

 

《犍度》(Khandhaka) 也是有关僧团教规和戒律的经文汇编，可以说是对 

《经分别》的补充说明。《犍度》分为《大品》和《小品》两部分。《大品》(Mahā 

vagga) 包含十犍度，讲述有关出家受戒、布萨、雨季安居、衣服、食物和药物

等等规定。《小品》(Cullavagga) 包含十二犍度，讲述有关犯戒、处分、平息纷

争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规定。 

 

在《犍度》中，为了说明种种戒规的缘起，编入了许多佛教传说和故事。例

如，《大品》第八章《衣犍度》中讲述王舍城一位名妓的私生子耆婆，长大后成

为一个医术高超的名医，治愈了许多病人。有个富商得了重病，百治无效。省婆

去治疗，询问病人能否做到向左侧卧、向右侧卧和朝天仰卧各七个月。病人答应

能够做到。于是，耆婆给他打开头颅，取出两条蛆虫，再缝好伤口。而后病人朝

每个方向躺了七天，二十一天后就痊愈了。耆婆事后解说道，倘若不预先要求他

朝每个方向躺七个月，那他恐怕连七夭也躺不住的。这个故事结尾讲耆婆向佛陀

赠送衣服，由此引出有关比丘衣著的戒规。在这些传说和故事中，包含有一些最

古老的佛陀传记片断，如佛陀觉悟得道、初转法轮、度化迦叶三兄弟、舍利弗和

目犍连等。  

 

《附随》(Parivāra) 是律藏的附录部分，共有十九章，对《经分别》和《犍

度》中的戒规进行概述或分类解释。 

 

与巴利文律藏相对应的汉译佛经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和《摩

诃僧祗律》等。 

 

经藏 (Suttapiṭaka) 是佛陀宣传教义的经文汇编，分为五部尼迦耶——《长

尼迦耶》、《中尼迦耶》、《杂尼迦耶》、《增一尼迦耶》和《小尼迦耶》。也可译为

《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汉译佛经中有四部阿含经

——《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与巴利文经藏

前四部尼迦耶相对应。两者所包含的经文内容基本一致，但编排和归类有较多差

异。巴利文经藏中的《小尼迦耶》作为一个整体，在汉译佛经中没有对应部分。

汉译佛经中只有一些个别与《小尼迦耶》相对应的经文。 

 

尼迦耶 (nikāya) 的原义是集合体、类或部。上座部将巴利文经藏称作“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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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耶”，意思是“佛陀言论汇编”。阿含（āgama，或译阿笈摩）的意思是传承的

经典或圣典，说一切有部等其他部派佛教用它指称经藏。阿含原是印度的传统用

语，耆那教和婆罗门教也用它指称自己的一些经典。而在巴利文佛典中，有时也

用阿含指称经藏。因此，在佛教范围内，完全可以将尼迦耶和阿含视为同义词。 

 

 《长尼迦耶》(Dighanikāya) 共收有三十四部篇幅较长的经，分为三品——

《戒蕴品》、《大品》和《波梨品》。《戒蕴品》中的经文采用散文体，《大品》和

《波梨品》 中的一些经文是散文体和偈颂体并用。这三十四部经的论题广泛，

例如，第一部《梵网经》批驳妨碍解脱的外道邪见，即有关世界和灵魂的各种错

误观点。第二部《沙门果经》讲述出家修行的果报。第三部《阿摩昼经》、第五

部《究罗檀头经》和第十三部《三明经》批评婆罗门教的种姓制、杀生祭祀和吠

陀经典。第十六部《大般涅槃经》记述佛陀涅槃前后的事迹。这是《长尼迦耶》 

中最长的一部经，其中既有古老的原始成分，也有晚出的添加成分，因为经文中

含有神化佛陀的描写，结尾还提到舍利的分送和佛塔的建造等等。第二十二部《大

念处经》讲述身、受、心和法四念处。第二十五部《优昙婆逻狮子吼经》批评各

种污秽的苦行。 

 

《中尼逝耶》(Majjhimanikāya) 收有一百五十二部中等篇幅的经，分为三编

——《根本五十经编》、《中分五十经编》和《后分五十经编》。这些经文涉及佛

教的所有基本教义，如四圣谛、业论、无我论、禅定和涅槃等，并批驳婆罗门教

和耆那教等外道观点。  

 

《杂尼迦耶》(Saṃyuttanikāya) 收有二千八百多部经，分为五品——《有偈

品》、《因缘品》、《犍度品》、《六处品》和《大品》，共有五十六集。“杂”( Saṃyutta)

的巴利文原义是系缚、聚合，如果译为“集”，则更为贴切。这部尼迦耶中的经

文归类和编排大体依据三个原则：一、有关某个教义，二、有关某种神、魔或人，

三、主角或叙述者是某个重要人物。第一品中的经文主要涉及佛教伦理，其他四

品中的经文涉及佛教各种教义。 

 

《增一尼迦耶》 (Aṅguttaranikāya) 收有二千三百多部经，分为十一集。这

部尼迦耶中的经文编排方式独特。每一集的论题都与数字有关，并以数字的递增

排定十一集的次序。例如，《二集》讲述两种恶行恶报、两种布施和两种僧团等

等，《三集》讲述三种业、三种美德和三种受等等，《四集》讲述四种愚行、四种

人和四种尊者等等。这种编排方式与佛教长期以来为便于记诵而注重法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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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尼迦耶》(Khuddakanikāya) 的编定时间一般认为晚于前四部尼迦耶，具

有补遗性质，它由十五部经组成： 

《小诵》(Khuddakapātha) 收有九篇短经，供比丘日常诵读和礼赞祈祷。  

《法句经》(Dhammapada) 是一部在佛教徒中广为流传的格言诗集，分为二

十六品，共有四百二十三颂。 

《自说经》(Udāna) 收有八十部经，分为八品。经文包含偈颂和散文。偈颂

为佛陀所说，散文是说明偈颂的故事缘起。  

《如是语经》(Itivuttaka) 收有一百十二部经，分为四集。每集中的经文按照

法数顺序编排。  

《经集》(Suttanipāta) 收有七十二部经，分为五品。前三品中的经文偈颂和

散文并用，后两品中的经文为偈颂体。一般认为《经集》中保存有许多古老的佛

教经文，主要内容是佛陀的伦理教诲。  

《天宫事经》(Vimānavatthu) 收有八十五部经，采用偈颂体，分为七品。这

些经文讲述一些天神生前行善，死后升入天国享福的故事。  

《饿鬼事经》(Petavatthu) 收有五十一部经，采用偈颂体，分为四品。这些

经文讲述一些饿鬼生前作恶，死后变成饿鬼受苦的故事。  

《上座僧伽他》(Theragāthā)，也译《长老偈》，是一部比丘诗集，共有一百

零七首，一千二百七十九颂。  

《上座尼迦他》(Therigāthā)，也译《长老尼偈》，是一部比丘尼诗集，共有

七十三首，五百二十二颂。  

《本生经》(Jātaka) 收有五百四十七个佛本生故事，分为二十二编，文体为

散文和偈颂并用。一般认为其中的偈颂属于古老成分。《本生经》以佛本生故事

的形式纳入各种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成为一部规模庞大的故事总集。  

《义释》(Nidesa) 是一部注释性经文，分为《大义释》和《小义释》两部分，

分别注释《经集》中的有关经文。  

《无碍解道》(Patisarnbhidāmagga) 分为三品，每品含有十个论题，论述佛

教各种教义。  

《譬喻经》(Apadāna) 讲述五百多位比丘和四十位比丘尼的前生故事，采用

偈颂体。  

《佛种姓经》(Buddhavaṃsa) 讲述佛陀以前二十多位过去佛的事迹，分为二

十八品，采用偈颂体。  

《所行藏经》(Cariyāpiṭha) 收有三十五个佛本生故事，采用偈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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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Abbidhammapiṭaka) 是有关总结和阐释各种佛教教义或概念的经文汇

编，共有七部：《法集论》、《分别论》、《界论》、《人施设论》、《论事》、《双论》

和《发趣论》。经文通常采用教义问答的形式。  

《法集论》(Dhammasaṅgani) 分为四品，对诸法进行分类阐释。  

《分别论》(Vibhaṅga) 分为十八品，论述蕴、处、界、谛和根等十八种佛教

概念。  

《界论》(Dhātukathā) 分为十四品，论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念住、

四谛、四禅和五力等等佛教概念。  

《人施设论》(Puggalapaññati) 分为十品，论述各种具体的人。  

《论事》(Kathāvatthu) 分为二十三品，共有二百十七论，以上座部佛教的观

点批驳其他部派佛教的种种观点。  

《双论》(yamaka) 分为十品，论述诸法的关系。  

《发趣论》(Paṭṭthāna) 运用二十四缘分析诸法的关系。 

 

巴利文三藏经文文体或体裁多种多样。按照巴利文三藏自身提供的分类有九

种，称作“九分教”(navaṅgasāsana)： 

l. 经（Sutta，音译修多罗），散文体经文。  

2. 应颂(Geyya，或译重颂，音译祗夜），与散文体经文相应，即以偈颂体复

述散文体经文的内容。 

3. 解说(Veyyākaraṇa) 经文的解说或注释。 

4. 偈颂（Gāthā，音译伽他或伽陀），偈颂体经文。 

5. 自说（Udāna，音译优陀那），佛陀有感而言，无问自说的经文。 

6. 如是语(Itivuttaka)，以“世尊如是说”为起语的经文。 

7. 本生(Jātaka)，佛陀前生故事。 

8. 未曾有法(Abbhutadhamma)，记述神通的经文。 

9. 方广(Vedalla)，教义问答体经文。 

 

后来，在梵文佛经中，将“九分教”扩充为“十二分教”(dvādasāṅgadharma 

pravacna)：1.经 (Sūtra), 2.应颂 (Geya), 3.受记 (Vyākaraṇa), 4.偈颂 (Gāthā), 5.自

说  (Udāna), 6.因缘  (Nidāna), 7.如是语  (Itivṛttaka), 8.本生  (Jātaka), 9.方广 

(Vaipulya), 10.譬喻 (Avadāna), 11.未曾有法(Adbhutadharma), 12.论义 (upadesa)。

其中增加的“因缘”是佛陀说法或制定戒律的缘起；“譬喻”是以譬喻说法，也

指前生故事；“论义”是经文的解说或注释。另外，“九分教”中的“解说” 

(Veyyakaraṇa) 一类，在“十二分教”中是指“受记”(Vyākaraṇa) 一类，即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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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弟子未来果位的预言。“十二分教”中的“方广”(Vaipulya) 是指佛陀所说方

正广大的经文。而“九分教”中的巴利文 Vedalla 一词的词义不明，我们在前面

只是姑且译作“方广”, 并按照德国学者 M.温特尼茨的说法，释为教义问答体

经文① 。 

 

通常认为巴利文三藏是在佛陀逝世后两百年的佛教第三次结集时才最后定

型的。因此，三藏经典的编定有个历史过程。而且，传教长期采用口耳相传的传

播方式，经典本文具有流动性。这样，单部的经文中也可能同时包含有古老的和

晚出的成分。这些情况都需要仔细考证，认真辨别。 

 

英国学者里斯·戴维斯 (Rhys Davids) 曾在《佛教印度》(1902) 一书中将巴

利文三藏的编年次序排列如下： 

1. 在所有的佛经中重复出现，以相同的词句、段落或偈颂，对佛教教义所

作的简朴的陈述。  

2. 在两部或两部以上佛经中，以相同词句叙述的插话。  

3. 戒律、《彼岸道品》（即《经集》第五品）、《八颂经品》（即《经集》第四

品）和戒本（波罗提木叉）。  

4.《长尼迦耶》、《中尼迦耶》、《增一尼迦耶》和《杂尼迦耶》  

5.《经集》、《上座僧伽他》、《上座尼伽他》、《自说经》和《小诵》。  

6.《经分别》和《犍度》 。  

7.《本生经》和《法句经》。 

8.《义释》、《如是语经》和《无碍解道》。 

9.《饿鬼事经》、《天官事经》、《譬喻经》、《所行藏经》和《佛种姓经》。 

10. 论藏七部经，其中最晚的是《论事》，最早的可能是《人施设论》。 

 

后来，印度学者劳 (B.C.Law) 在《巴利语文献史》 (1933) 一书中，对里斯 

·戴维斯的编年次序进行修订，排列如下： 

1. 在所有的佛经中重复出现，以相同的词句、段落或偈颂，对佛教教义所

作的简朴的陈述。 

2. 在两部或两部以上佛经中，以相同的词句叙述的插话。  

3. 戒律、《彼岸道品》（不包括引子）、《八颂经品》中的四组八颂诗或十六

组诗和戒条。  

4.《长尼迦耶》第一品、《中尼迦耶》、《杂尼迦耶》、《增一尼迦耶》和 1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M.温特尼茨：《印度文学史》（新德里，1972）第 2 卷，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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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早期戒本（波罗提木叉）。 

5.《长尼迦耶》第二和第三品、《上座僧伽他》、《上座尼伽他》、《本生经》、

《经分别》、《无碍解道》、《人施设论》和《分别论》。  

6.《犍度》中的《大品》和《小品》、227 条的戒本（波罗提木叉）、《天宫事

经》、《饿鬼事经》、《法句经》和《论事》。  

7.《义释》中的《小义释》和《大义释》、《自说经》、《如是语经》、《经集》、

《界论》、《双论》和《发趣论》。  

8.《佛种姓经》、《所行藏经》和《譬喻经》。  

9.《附随》。  

10.《小诵》。 

 

总之，先有佛陀说法；成立僧团后，则需要制定戒律；而后又需要对经和律

进行解释。这是最早的经、律和论产生的自然次序。以后经、律和论不断扩充，

结集为现存的巴利语“三藏”。 

 

里斯·戴维斯和 B.C.劳对巴利语三藏经文编年次序作了初步考证。随着巴利

语佛教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必定会继续关注巴利语三藏经文的编年问题。印度学

者般德 (G.C. Pande) 在《佛教起源研究》(1957) 一书中，对巴利语三藏经文的

编年次序作了更细致的考证。尤其对于五部尼迦耶，他试图确定其中每篇经文的

时限，即属于早期、晚期或者早期和晚期相混合。又如，印度学者沙劳 (K.T.S. 

Sarao) 在《古代印度佛教起源和性质》(1989) 一书中，以孔雀王朝（约公元前

324 年―前 187 年）为界限，将巴利语律藏和经藏经文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 基本上属于孔雀王朝之前时期的经文——律藏（不包括《经分别》中的

“众学”、《犍度》中的《小品》第十一、第十二犍度和《附随》、《长尼迦耶》、

《中尼迦耶》、《杂尼迦耶》、《增一尼迦耶》和《自说经》中的偈颂。 

2. 基本上属于孔雀王朝时期的经文——《经分别》中的“众学”、《犍度》

中的《小品》第十一、第十二犍度、《自说经》中的散文、《上座僧伽他》、《上座

尼伽他》和《本生经》中的偈颂。 

3. 基本上属于孔雀王朝之后时期的经文——《附随》、《本生经》中的散文、

《譬喻经》、《佛种姓经》和《所行藏经》。 

 

三  巴利语藏外佛典 
 

巴利语藏外佛典是指巴利语三藏编定之后的各种巴利语佛教典籍，主要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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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历史、概要、诗歌、语法修辞和字典之类著作，大多产生于斯里兰卡。 

 

《导论》(Nettipakaraṇa) 是一部佛经解释学著作，主要论述十六种联系范畴

(hāra)、五种考察方法 (naya) 和十八种基本论题（mūlapada, “根本句”）及其在

佛经注疏中的应用。本书作者名为摩诃迦旃延那 (Mahākaccāyana)，但近世学者

认为这位摩诃迦旃延那并非那位同名的佛陀弟子，而是公元之初的一位高僧。  

 

《藏论》(Peṭakopadesa) 的作者也是摩诃迦旃延那。本书可以视为《导论》

的续编，即运用十六种联系范畴、五种考察方法和十八种基本论题解释三藏，并

认为四圣谛是佛教的核心论旨。 

 

《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ñha) 记述希腊国王弥兰陀 (Milinda) 与印度高

僧那伽犀那（Nāgasena，意译龙军）之间的对话。弥兰陀王在公元前二世纪统治

印度西北部，建都沙伽罗 (Sākala)。此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不详。全书分为七篇，

前三篇的内容相当于汉译《那先比丘经》（东晋佚名译）。那先即那伽犀那的略称。  

 

《弥兰陀王问经》第一篇首先讲述弥兰陀王和那伽犀那的本生故事，然后记

述弥兰陀王请求那伽犀那解答有关佛教教义的疑难问题。从第二篇开始记述弥兰

陀王和那伽犀那之间的问答。弥兰陀王询问那伽犀那的名字，那伽犀那便解释名

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接着解答出家、转生、般若和菩提的区别以及触、受、想、

心、思惟和观察等等概念。第三篇，那伽犀那解答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业的影响、涅槃究竟是什么、转生是否是灵魂转移、灵魂是否存在和佛陀有无三

十二大人相等等问题。第四篇，那伽犀那解答一系列在弥兰陀王看来佛陀自相矛

盾的言行，例如，既然佛陀已经去世，为何要供奉他的舍利？既然佛陀洞察提婆

达多的险恶用心，为何还允许他加入僧团？第五篇，解答怎么知道佛陀曾经在

世？第六篇，解答僧团之外的俗人能否达到涅槃？为什么要立下誓愿？第七篇，

那伽犀那列数达到阿罗汉果位必须具备的种种品德。弥兰陀王听完那伽犀那的解

答，疑团全消，心悦诚服，皈依佛教。他还建造一座“弥兰陀寺院”，交给那伽

犀那。 

 

《弥兰陀王问经》以生动的对话、机智的论辩和精彩的譬喻，成为一部颇有

影响的藏外佛典，近代以来已被译成多国文字。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今人巴宙据巴利文译出此经，1997 年 10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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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授、觉音和法护是重要的巴利语佛典注释家。佛授（Buddhadatta，音译佛

陀达多）是南印度朱罗国人，曾在斯里兰卡的大寺研究佛学。他撰写的佛教概论

和佛典注释著作有《入阿毗达摩论》 (Abhidhammdvatāra)、《律考》 (Vinaya 

viniccaya)、《后律考》(Uttaraviniccaya)、《色非色分别论》(Rūpārūpavibhāga) 和

《妙义光》（Madhuratthavilāsini，即《佛种姓经注》）。 

 

觉音 (Buddhaghosa，或译佛音，音译佛陀瞿沙）与佛授是同时代人。他出

生在摩揭陀的一个婆罗门家庭，精通吠陀和各种婆罗门教经典，后来皈依佛教，

撰写了《发智》(Nāṇodaya) 和《殊胜义》（Atthasālini，即《法聚论注》）。在斯里

兰卡国王摩诃那摩（Mahānāman，五世纪上半叶）在位时期，他前往斯里兰卡的

大寺研读巴利语三藏的僧伽罗文注疏，撰写了著名的《清净道论》(Visuddhi 

magga)。这部论著统摄巴利语三藏的精义，分为二十三品，按照戒、定、慧三大

佛学主题，前二品论述戒学，中间十一品论述定学，后十品论述慧学。后来，他

移居甘特伽罗寺。在那里，他将所有的三藏僧伽罗文注疏译成巴利语，并几乎为

全部巴利语三藏佛典作了注释，其中有律藏的注释《一切善见律》(samanta 

pasādikā、戒本（波罗提木叉）的注释《解疑》(Kaṅkhāvitaraṇi)、《长尼迦耶》的

注 释 《 妙 吉 祥 光 》 (Sumangalavilāsini) 、《 中 尼 迦 耶 》 的 注 释 《 破 除 疑 障 》

(Papañasudani)、《杂尼迦耶》的注释《显扬心义》(Sāratthapakāsini)、《增一尼迦

耶》的注释《满足心愿》(Manorthapuraṇi)、《小尼迦耶》中《小诵》和《经集》

的 注 释 《 胜 义 光 明 》 (Paramatthajotikā) 、《 分 别 论 》 的 注 释 《 驱 除 愚 痴 》

(Sammohavinodani)、《界论》、《人施设论》、《论事》、《双论》和《发趣论》的注

释《五论释义》(Pañcappakaraṇatthakathā) 以及《本生义疏》(Jātakaṭhavaṇṇanā) 和

《法句义释》(Dhammapadaṭṭhakathā)。 

 

法护（Dhammapāla，音译达磨波罗）是南印度人，生卒年代稍晚于觉音，

他为觉音未曾作注的几部《小尼迦耶》经文即《自说经》、《如是语经》、《夭宫事

经》、《饿鬼事经》、《上座僧伽他》、《上座尼伽他》和《所行藏经》作了注释，合

称《胜义灯》(Paramatthadipani)。 

 

在巴利语历史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岛史》、《大史》和《小史》。《岛史》

（Dipavamsa，或译《岛王统史》）写于四、五世纪之间，文体以偈颂为主，作者

不详。《岛史》记叙佛陀三次访问斯里兰卡、佛陀的谱系、第一次和第二次佛教

结集、佛教部派的产生、阿育王时期佛教第三次结集和摩哂陀来到斯里兰卡传播

佛教，还记叙斯里兰卡历代国王的事迹，如维阇耶、杜多伽摩尼、婆多伽摩尼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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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世纪上半叶的摩诃摩耶。由于在历史记叙中混合神话和传说，《岛史》不是

严格意义的历史著作，而是史诗性质的著作。 

 

《大史》（Mahāvaṃsa，或译《大王统史》）写于六世纪，作者是摩诃那摩 

(Mahānāman)。《大史》的叙事内容与《岛史》大体一致，但也增补了一些史料。

语言优美，韵律规范，与《岛史》粗糙的文体形成鲜明对照。 

 

《小史》（Cullavavaṃsa，或译《小王统史》）是《大史》的续编，记叙从四

世纪直至十八世纪历代斯里兰卡王朝的兴衰。但它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由

不同时代的多人续编而成。它的文体风格明显受到梵语的影响。 

 

其他巴利语史传著作有乌波帝沙（Upatissa，年代不详）的《大菩提史》

(Mahābodhivaṃsa)、伐吉沙罗（Vācissara ，十三世纪）的《塔史》（Thūpavaṃsa)、

法称（Dhammakitti，十三世纪）的《佛牙史》 (Dāṭhovaṃsa)、佚名作者的《诃

多伐那伽罗寺史》(Hatthavanagallavihāravaṃsa)、摩诃曼伽罗（Mahānaṅgala , 约

十四世纪）的《觉音传》(Buddhaghosuppatti)、法称（Dhammakitti，十四世纪）

的 《 妙 法 摄 记 》 (Saddhammasmgaha) 以 及 近 代 作 者 的 《 六 发 舍 利 史 》

(Chakesadhātuvaṃsa)、《文献史》(Candhavaṃsa)和《教法史》(Sāsanavaṃsa)。 

 

巴利语佛教概要类著作除了前面提到觉音的《清净道论》、佛授的《入阿毗

达摩论》和《色非色分别论》外，还有法护 (Dhammapāla) 的《谛要论》

(Saccasamkhepa) 论述色、受、心转、心乱和解脱。阿褥楼陀（Anuruddha，约十

一、十二世纪）的《摄阿毗达摩义论》(Abhidhammatthasaṃgaha) 论述心、心所、

色和涅槃。阿褥楼陀的另外两部著作是《名色差别论》(Nāmarūpapariccheda) 和

《胜义决择论》(Paramatthaviniccaya)。凯摩遮利耶(Khemācarya) 的《名色概要》

Nāmarūpasamāsa) 论述心和心所。摩诃沙密(Mahāsāmi) 的《小学》 (Khuddaka 

sikkhā)和达磨希利(Dhammasiri) 的《根本学》（Mnlasikkhā) 是有关戒律的概要。 

 

巴利语佛教诗歌作品中，迦叶波（Kāssapa，约十一世纪）的叙事诗《未来

史》(Anāgatavaṃsa) 以佛陀预言的方式，描写未来佛弥勒及其同时代的转轮王商

佉。这部作品还有韵散杂糅体和散文体两种传本。梅坦伽罗（Medhamkara，十

三世纪）的叙事诗《胜者传》(Jinacarita) 描写佛陀生平。佚名作者（约十一、十

二世纪）的《油锅偈》(Telakaṭāhagāthā) 具有“百咏体”诗歌风格，描写一位名

叫迦利耶尼耶的上座僧的思想和教训。这位上座僧因与迦罗尼耶国王的王后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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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惩治，被投入油锅。诗中以佛教教义劝戒世人：无知导致错误，从而轮回

转生，引起生老病死等等一切苦难。佛陀比耶（Buddhappiya，约十三世纪）的

《句蜜》(Pajjamadhu) 是“百咏体”诗歌，赞美佛陀的仪容和智慧，颂扬僧伽和

涅槃。吠提河（Vedeha，约十四世纪）的叙事诗《味军》(Rasavāhini) 描述赡部

洲和斯里兰卡的故事和传说。还有佛陀苏摩比耶(Buddhasomapiyya) 的诗歌作品

《妙法供养》( Saddhammopāyana) 描写各种佛教教义。佚名作者的《五道灯》(Pa 

ñcagatidipama) 描写地狱、畜生、饿鬼、人和天五道轮回。 

 

巴利语语法学分成迦旃延那、目犍连和声律论三个学派。现存最早的巴利语

语法著作是迦旃延那(Kaccāyana) 的《迦旃延那语法》(Kaccāyanavyākaraṇa) 或

称《迦旃延那书》(Kaccāyanagandha)，成书年代不详，可能在七世纪之后。另外

两部归诸迦旃延那的巴利语语法著作是《大释词书》(Mahāniruttigandha) 和《小

释词书》(Cullaniruttigandha)。沿袭迦旃延那语法体系的著作有佛陀比耶（约十

三世纪）的《词色悉地》(Padarūpasiddhi) 和法称（十四世纪，一说作者是伐吉

沙罗，十三世纪）的《文法初阶》(Bālavatara) 等。目犍连学派的奠基作是目犍

连（Moggallāna, 十二世纪）的《目犍连连语法》(Moggallāyanavyākarṇa)。声律

论学派的奠基作是阿伽梵沙(Aggavaṃsa，十二、十三世纪）的《声律论》(Sabdaniti)。 

 

僧伽罗吉多（Samgharakkhita，约十三世纪）著有巴利语诗律学著作《诗律

论》(Vuttodaya) 和修辞学著作《妙觉庄严论》(Subodhālaṅkāra)。 

 

两部著名的巴利语字典是目犍连（十二世纪，与语法家目犍连同名）的《辞

灯》(Abhidhānappadipikā) 和妙法称（Saddhammakitti，十五世纪）的《单音字库》

(Ekakkharak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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